
本报记者刘元旭、白佳丽、张建新

　　“你见过现在还穿明朝服饰的‘屯堡人’
吗？”
　　“你知道汉族人成年后，年龄越大耳朵和脸
越长吗？”
　　“你听说过西南边陲生活着一个只有 600
多人的‘莽人’族群吗？”
　　“你知道历史名著里‘身长八尺’‘垂手过
膝’‘面如重枣’的真假吗？”
　　……
　　这些“生僻”问题的答案，就藏在一位七旬
教授 40 年跋山涉水的乡野调查中。
　　学生眼中的他，很“神”———
　　“他看一眼，就大概能判断出是什么民族。”
　　“公安局都打电话来，希望他协助辨认一名
犯罪嫌疑人来自哪里！”
　　同事眼中的他，很“拼”———
　　“年近七十，还翻越 5000 多米的雪山，跑
到喜马拉雅山深处，做夏尔巴人调查。”
　　“就为了顺利采集数据，酒量不大的他，在
少数民族村寨大碗大碗喝酒。身为教授的他，因
为在城市摆摊测量，几次被当作‘江湖骗子’带
走。”
　　同行眼中的他，很“倔”———
　　“研究这个，很难发表影响因子高的论文，
同行纷纷离开，但他却坐得住冷板凳，把论文写
在大地上。”
　　“曾经只有 8000 元研究经费，他一分掰成
两半花，硬是撑了好几年，跑遍了内蒙古各盟
市。”
　　家人眼中的他，很“抠”———
　　“为了省钱，他住过 5 元一晚的小旅馆，还
搭过马车、拖拉机。”
　　“一套衣服一穿好多年，一个背包早已破旧
不堪，就是不舍得换。”
　　他就是郑连斌，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教授，我国顶尖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专家。
　　有人这样评价他的工作———“从来没有中
国人的体质数据能够被这样全面地记录下来。
在郑连斌和他团队的坚守下，中国最大的民族
体质人类学数据库得以建成，一幅详尽的‘民族
体质地图’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
　　他这样说他坚守的意义———“很多发达国
家，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对自
己民族的体质研究。我们坚持研究，就是为了给
中国工业、教育、卫生等行业提供数据基础，使
生产设计、标准制定等更加科学。比如，摸清体
质数据‘家底’后，才能知道该生产多大的帽子、
制造多高的椅子，甚至如何找到凶手。”

　　跋涉 30 余万公里，走过 22 个
省份，“乡野学者”一步步揭开民族
“密码”

　　为了这部中华民族的“体质地图”，他从
最北端到最南端，从最东端到最西端，山水迢
迢走过 30 余万公里、走遍 22 个省份，用大
半生记录下中国 39 个民族的 6 万份、400
多万个身体体质数据，并将这一串串神奇的
数字排列组合，“翻译”出中华民族基因与生
活写下的“密码”。
　　如今，72 岁的他，脚步仍在继续……
  在不久前举行的 2020 年上海人类学学会
学术年会上，郑连斌荣获 2020 年“人类学终身
成就奖”。
　　殊荣被摆在工作室的一角。绝大多数时间，
这里却见不到他的身影。他的“工作室”，在雪域
高原，在西南边陲，在苍茫草原，在荒凉戈
壁……
　　年少的学生每次在校园中，偶遇这位“神龙
见首不见尾”的教授时，总希望听他讲讲那些奇
妙的故事。
　　郑连斌从事的是中华民族体质人类学研
究。从 1981 年写作本科毕业论文算起，已有近
40 年之久。从内蒙古师范大学到天津师范大
学，他的科研生涯被“趣事”串起。
　　“人类体质学都研究啥？是跟体检一样吗？”
　　总会遇到这样的疑问，郑连斌每次都耐心
地解释：“简单说，就是要用国际学术界统一承
认的马丁尺、弯角规、直角规等工具，对人体 80
多项详细指标进行观察、测量、统计，比如上红
唇高、环手指长、鼻翼宽度、月经初潮年龄、手肘
到地面的垂直高度等。”
　　“里面的学问可大着呢！跟着郑教授，奇怪
的知识总在增加。”学生们说。
　　“未识别民族”的研究，是他科研“长征”中
的“高光”。
　　中国人身份证上的民族，是否只有 56 种
答案？郑连斌说，不是。
　　“很少有人知道，大约有 64 万中国人的身
份证上，未明确标注民族。他们往往住在偏远地
区，几乎与世隔绝，像西南边境地区的‘莽人’，
仅有 600 余人，过去他们居住的 4 个村子中，
有 3 个连路都不通。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
成员，他们应该留下自己的体质‘脚印’。”他解
释说。
　　对于这些“未识别民族”的研究，郑连斌费
尽心力。
　　藏在喜马拉雅山脉深处的夏尔巴人，就是

其中之一。
　　“2006 年，我们第一次入藏，就想测量夏
尔巴人的体质数据，但去往他们聚居区的路并
未修好，调研只得作罢。”郑连斌说，固守着独具
特色民族文化的夏尔巴人，因给攀登珠峰的登
山队当向导、做背夫，而闻名于世。如今，中国西
藏境内的夏尔巴人约 4600 人。
　　心心念念了十年之久，2016 年，他与研究
团队终于有机会再次入藏，在完成门巴族、珞巴
族的体质测量后，于盛夏时节到达雪山深处。
　　体质测量是为了科学研究，并非政府行为，
走南闯北这些年，郑连斌总结出了一套经验。为
了“打通”关系，他们往往提前购买毛巾、洗衣粉
之类的小礼品作为“见面礼”。这一次，他们给夏
尔巴人准备了洗衣皂。
　　夏尔巴人的村寨在山上，团队成员之一、天
津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包金萍回忆说：

“我们天蒙蒙亮就出发，可街上找不到吃早饭的
地方，只好饿着肚子，带着测量工具和礼品登
山。山路简直是垂直而上，攀登相对海拔 400
米的 1900 多级台阶，就用去了一两个小时。我
们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但是郑教授却跑在
了我们 11 个人的最前面，第一个爬上了山
顶。”那天，68 岁的郑教授站在台阶上不断地给
团队鼓劲，包金萍记忆犹新。
　　村寨难寻，但登顶那一刻，团队看到了身着鲜
艳民族服装，围过来的夏尔巴人。“仿佛在过节，我
们被他们的憨厚纯朴感动。类似这样的瞬间，是我
坚守这份事业的原因。”郑连斌说。
　　那一次，98 例夏尔巴人男性、84 例夏尔巴
人女性的体质数据，被一笔一画记在了表格上。
也是那一次，中国夏尔巴人的身体数据有了第
一份记载。
　　跋山涉水，有时脚步还能“穿越”历史。

　　在一次贵州大山深处的测量中，他们遇
到了汉族的一个分支——— 屯堡人。
　　“乍到屯堡目恍然，女装宽袍六百年。绑
腿绣鞋皆大脚，石屋傩戏古风延。”郑连斌这
样描述他乍见屯堡人时的一幕。
　　“我们在贵州安顺找到了屯堡人，传说他
们是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所派大军的后人。
因军队驻扎地叫‘屯’，家眷生活地叫‘堡’，所
以称为‘屯堡人’。他们来自江南，在贵州山川
阻隔下，历经600年沧桑，但建筑、服饰、娱乐
方式都依然沿袭着明代的习俗，简直是古代中
国汉族留下来的‘活化石’。”郑连斌讲起历史，
眉眼里生着光。
　　同为汉族，但民系、分支众多。“中国汉族
各方言族群的身高是多少，哪个族群最高，哪
个族群最矮，哪些族群的年轻人已经迈入高
身材行列？”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没有人能
回答。
　　 2009 年，郑连斌带领着团队，启动了我
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汉族体质调查。
　　为了尽量保证数据的“典型”性，他们避
开了北上广这样人口流动大的城市，走过 20
个省份，历时 4 年，测量了 4.3 万多名“典
型”的汉族人，并获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较
为完整的汉族人体数据库。
　　这场大规模的测量，也换回了不少“有
趣”的结论。
　　——— 研究分类的 11 个汉族方言族群中，
华北、江淮、东北方言族群身材最高，赣语族
群身材最矮。
　　——— 相对来说，北方汉族人鼻根较高、面
部扁平、颧骨高、嘴小；南方人鼻翼宽、面部立
体、嘴大。
　　——— 汉族人成年后，随着年龄增长，身高
越来越矮，耳朵和脸也越来越长，眼睛在变
小，颧骨变凸，眼睛颜色变浅，皮肤颜色变深。
　　……
　　“通过调查获取可观的数据，团队完成了
规模浩大的汉族体质人类学研究。不仅破译
了汉族人体质‘密码’，还为生物学、遗传学等
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持。”郑连
斌说。

  走访 39 个民族，采集 400 多
万数据，“摆摊教授”一次次被城管
“带走”

　　宇克莉是郑连斌多年的“战友”，作为天津
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她这些年随着
郑连斌走南闯北，饱尝奔波之苦。
　　可她印象最深的，却是跟着郑老，刷新了

“一名教授被城管‘带走’”的次数。
　　“最初做汉族体质测量的时候，我们没有
经验，常常选个城市的广场、路边，拉个红色
条幅，写着‘人体测量、免费测量’，就摆开架
势工作。有好几次，在不同的城市，城管怀疑
我们是卖假药的，就把我们‘带走’了。”宇克
莉笑着做无奈状。
　　城管的误会，很快便能解开；老百姓的不
解，却需要团队费番功夫。
　　“在村里给少数民族同胞进行测量时，有
时得跟着向导一家家敲门，一遍遍解释。有些
地方的人们，排着长队来接受测量，我们从早
忙到晚，直到看不清尺子的刻度才作罢，但还
是会有人测量完之后抽掉表格转身就走，就
因为‘怕泄露个人隐私’。”宇克莉说，每每这
种时候，郑老总是第一个上前解释，然而总有
怎么解释也不行的情况。
　　甚至有一次，有商家认为团队的测量点
位影响了自己的生意，一脚踹飞了桌子。
　　“所以我总结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
郑连斌说，譬如如何与当地政府沟通、挑选什
么样的联络人、住宿的地址选在什么位置、怎
样安排路线和时间……这都是自己多年组织
测量工作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
　　宇克莉至今能回忆起 2015 年，在泸沽
湖畔为摩梭人做体质测量时的情景，“当地是
热门旅游地，摩梭人都忙着挣钱，根本没空搭
理我们。”一筹莫展之时，郑老反而乐呵呵地
带着大家开始“观光”，等到夜幕降临，摩梭人
开起了篝火晚会，他赶紧带着大家和他们“卖

力”地唱歌、跳舞。第二天，被“拉近了关系”的
摩梭人终于三三两两来到测量点，测量工作
得以顺利进行。
　　不解可以化解，深山远途中潜藏的凶险
却难以预料。
　　有一年，郑连斌团队前往西藏墨脱寻访
“未识别民族”珞巴人。路上遇到了塌方，但村
里却来信说，等待测量的村民已经到位。等修
好路再走，什么时候才能到村里？郑连斌果断
决定弃车，翻越巨石，走路进村。
　　这是一条在半山腰生生凿出来的路。一
侧是几十米的悬崖和湍急的雅鲁藏布江，另
一侧是石头摇摇欲坠的山壁。“几个女同学吓
哭了，我在前边探路，宇克莉负责断后，保护
着学生翻过塌方路段。背着测量仪器，徒步近
两个小时后，我们赶到了目的地，来不及休
息，立即开始工作。”郑连斌说得轻描淡写。
　　另一次，郑连斌和团队在没有手机信号
的村子里，整整失联了三天，家人几乎打遍了
所有能打的电话，找遍了所有可能联系到的
人，却一无所获。
　　还有一次，在四川平武为“白马人”做体质
测量时，遇到了罕见的暴雪，大家只带了春秋穿
的衣服，郑连斌被冻得身体完全没有了感觉。
  ……
　　这样的经历，对常年跋涉在路上的郑连
斌和研究团队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所以，加入他的团队，首要要求是特别能
吃苦。他有句口头禅：“这些都是小事。”
　　学院教师张兴华说：“加入时有心理准
备，知道会很苦，但没想到这么苦。而且郑教
授对每一次测量是否准确，每一个数据是否
精确，都有严格的要求。”
　　郑连斌不仅“拼”，还“抠得出名”。
　　“虽然已是承担国家级项目的教授，但他
总是尽量找价格便宜的旅店，吃饭能吃饱就
行；很多年我们都是坐火车、搭顺风车去做调
查，有时还坐拖拉机、马车。”说起郑连斌有多

“抠门”，团队成员都有“案例”。
　　“我的第一笔科研经费是 8000 元，用这
笔钱，我花了三年时间，跑遍了内蒙古 110
多万平方公里区域内的所有民族聚居地，完
成了国内首次全面的蒙古族体质人类学研
究。现在经费虽然宽裕了一些，但是每一分钱
都应该用在真正的科研上。”郑连斌说。
　　出差抠，对自己更抠。
　　郑连斌身上背着的单肩包内侧，皮子已经
完全斑驳脱落，这个包跟了他十多年。身上的衣
服，也反反复复只有那么几套，连团队成员都忍
不住提醒他，郑老买几件新衣服吧！
　　“研究之外的很多东西，我都没有放在心
上。”他说。
　　宇克莉说，对郑老来说，命一样重要的东
西，只有那些填满数据的表格。为此，她讲了
一个故事。
　　 2009 年之前，团队出差只能坐火车，去趟
云南，单程就要三天时间。“去程的时候，空白的
测量表格学生背着。但只要到了测量点，表格上
填上了数据，就得归郑老保管。一路上他都自己
背着，连坐火车，他都要把一捆一捆的表格压在
枕头下，睡觉就这么枕着，多高都枕着。”
　　听到这话，郑连斌脸上全是不好意思
的笑。“这些数据实在来之不易，我粗略地
算过，一张填写着数据的表格成本是 25
元，这都是国家的钱。还不包括我们千辛
万苦地联系沟通、路途往返。”
　　为了解释一张表格的重要性，郑连斌轻轻
拉开了工作室中的抽屉，满满当当都是分门别
类的纸质表，他小心翼翼地抽出几张。“每张
表，都记录着80多项详细指标，一个个指标观
察、测量、填写下来，至少需要12分钟。”
　　说罢，他又迅速地将表格收进了抽屉。这
些表格，他视若珍宝。

  坚守 40 年，72 岁再出发，
“古稀专家”还在一笔笔绘制“体质
地图”

　　不知是否因为走过了数倍于常人的路，
早在五六年前，郑连斌就患上了腿疾，右腿
不能伸直，总是隐痛不已。

　　“以前调研我总是走在第一个，可是现在
走不动了。”
　　我国“未识别民族”主要隐没在西南边陲的
群山峻岭中。团队成员都劝他，已经退休这么多
年了，该享享清福了，不要再亲赴采样地了。
　　但他却没有停下，继续“冲”在乡野调查
的一线。“一代人要完成一代人的事情，我们
打好基础，未来随着科技和研究方法的进步，
这些数据会发挥更大的价值。”他说。
　　近 40 年里，由郑连斌、宇克莉等人组成
的体质人类学科研团队，已经在国内率先完
成了汉族、蒙古族等 39 个民族的体质研究。
另外，郑连斌教授带领的科研队伍还对僜人、
夏尔巴人、革家人等“未识别民族”，进行体质
人类学研究，目前累计完成了 14 个，他计划
在未来几年内，将研究范围覆盖到我国境内
全部“未识别民族”。
　　“过去只有文学记载，‘身长八尺’‘垂手
过膝’‘面如重枣’，这都是虚的！具体是多高
啊？手有多长啊？没有具体的数据，历史上的
人长什么样咱们全凭想象。可从现在起再过
几百年，那个时候的人想知道现在的中国人
是什么样，能查阅我们留下的资料。”郑连
斌说。
　　科研的路并非坦途。20 世纪 90 年代
后，传统的体质人类学被冷落了，很多人都转
向了容易发文章、出成果的分子人类学，但郑
连斌却始终未动摇。
　　“我那个时候没有钱，就拉着志同道合的
同事一起搞，甚至去敲素不相识前辈的家门请
教。后来，我们的研究得到了肯定，也坚持了
下来。”
　　为什么不转行？他的回答是“国家需要”。
　　“很多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就已经完成了对自己民族的体质研究，而我
国的研究那个时候才刚刚起步。我们要奋力
追赶，因为民族体质特征数据对于国家社会
发展太重要了。”郑连斌说。
　　摸清中国人体质的“家底”，郑连斌一直
在坚守。目前，我国三支重要的体质人类学研
究团队，有两支由他创建。

　　坚持也换来了收获。这些年，郑连斌
和他的团队已经发表了 300 多篇论文。
宇克莉、张兴华在郑连斌几十年工作的基
础上，进一步细化研究，连续申请了《中国
南亚语系十个民族的体成分研究》等国家
自 然 基 金 项 目 ，内 蒙 古 师 范 大 学 团 队 在
2 0 2 0 年 也 拿 到 了《西 部 民 族 走 廊 的 1 6
个族群体成分研究》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由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发布
的高校人文社科学者期刊论文排行榜(2006
-2018 年)的社会学学科排名中，郑连斌的论
文影响力位列第一。
　　“这是真正的科学家精神，几十年坚守，
摒弃浮躁短识功利，获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就，
填补了国家的空白。”许多业内著名专家学者
感慨。
　　张兴华说：“因为先生的工作，很多民族
有了第一份完整的人体数据。他领先其他人
类学工作者记录的第一份完整的、详细的当
代中国人体质数据，将成为千百年后宝贵的
历史文献。”
　　郑连斌的书桌上，有一篇他自己写的《体
质人类学科研工作杂忆》。在这篇千余字的七
言组诗的最后，他写道：
　　“天南地北洒汗水，五湖四海结情缘。愁
累苦烦次第过，更兼几度遭危险。不愿人世平
如水，喜将今生付流年。”
　　常常会有人问郑连斌：“研究这些有什么
意义呢？”
　　如今，他用白了的发，弯了的腰，慢了的
脚步，以及 40 年的岁月回答——— 这是一部
中华民族体质的“地图”。
　　他说：“中华民族还缺少一份完整的、可
靠的，属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数据。我既然从事
了这项研究，就有责任来完成这个任务，虽然
工程浩大，但我还是想坚持下去。”
　　所以，他不愿停止。
　　接受记者采访两天后，已经 72 岁的郑
连斌再次出发，在北部湾的海天苍茫间，探访
广西的“海洋民族”京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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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郑连斌（左）教授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进行水族体质测量。 受访者提供

  坚守 40 年、跋涉 30 万公里、走过 22 个省份、走访 39

个民族、采集 400 多万个数据、72 岁再出发……

  “人类学终身成就奖”得主郑连斌教授，“破五唯”甘坐冷

板凳，“天南地北洒汗水，愁累苦烦次第过”，一心为国家填补

学术空白


